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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上午，對我來說是一個令人緊張又興奮的日

子，因為當天是攻讀博士學位七年之後，劃下完美句點的時間。七年之間，前半

段在辛苦耕耘、熬夜寫報告中渡過；後半段則是努力經營個人獨立思考，並開拓

研究能力的階段。回首來時路，從小學到大學，甚至到政大邊政研究所碩士，一

路走來，自忖只是憑恃著機巧與應付考試的心態完成學業。讀書做學問一直不是

我的第一選擇與偏好，但是命運之神卻無意間交給我一把鑰匙，為我這個玩心很

重且不夠成熟的學生，開啟另一扇學習之窗。 

  記得讀碩士班時，第一次聽到要寫報告，緊張的哭了起來，因為大學時期除

了本科系的語文課程外，只知道參加政大合唱團的活動，投注於合唱指揮與聲樂

的殿堂之中，從未寫過報告，也毫無概念。碩士文憑雖然順利取得，但是對於學

術性論文的寫作仍未能建構一套完整的思想脈絡。直到擔任公職十一年之後，才

又興起讀書的念頭，幸運地遇到兩位啟發我的好老師，從此將我內在的活力與熱

情，激發出一篇篇的研究報告。 

  第一位要感謝的是原在政大政治系任教，現已赴美定居的謝復生教授。他在

中山所開設的「中國政府體制」專題研究的課程，讓我從枯燥無味的政治學理論

中獲得前所未有的體驗與學習，在短短的一個學期中，不僅奠定日後本論文的一

些理論基礎，更增進英文書籍的閱讀能力。雖然他已遠赴美國，但在博士資格考

試之時，仍然以電子郵件方式聯絡考試事宜，特此致謝。 

第二位要感謝的則是我的指導教授恩師吳玉山博士。記得第一次上吳老師的

課是在俄羅斯研究所的「前社會主義國家政治變遷」，吳老師的圖像教學方式，

提綱挈領的將學生導引至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轉型之中，在繳交期末報告之

後，吳老師給我高達 95分的成績，可以說不僅建立了我的信心，亦奠立日後以

此作為論文主題的最主要因素。為了能跟隨吳老師習得更多的知識，又接續旁聽

其「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課程，這兩堂課雖然都未能計算在我的畢業學分



之內，卻是收獲最多的課程之一。在跟隨吳老師的過程中，學到的不只是小至其

個人的讀書方法，或大到其個人的研究成就，甚至看到一個優質學者的風範。我

最佩服的是吳老師永遠可以解決我研究上的問題，令人興起有為者亦若是之感。

口試完當天，我曾跟吳老師聊天表示，希望一直作他的學生，雖然天下無不散的

宴席，但是有心的話，相信我一定會再打擾吳老師，因為吳老師實在還有太多寶

藏挖掘不完。 

當然周陽山教授也是時時關心我的一位老師，他跟吳老師雖說是截然不同的

個性，但是學術成就與關懷的心卻無二致。他的宏觀視野與看法，使我學會除了

從微觀角度細膩的從事研究探討之外，還必須有宏觀的思維與懷抱，建構屬於自

己的論點。口試之時，周老師期許我今後能朝成為一個優質學者的方向繼續努

力，並期勉我要建立自己的學術理念，我一定銘記在心，盡力達成。 

成為優質學者是每一個讀書人所嚮往的目標，而優者學者幾乎都是完美主義

的追求者。忝為一個讀書人，當然也以此為鵠的，因此對某些事理會有所堅持，

而不肯輕易妥協。正如漢儒所說：「正其宜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在與

人相處之時，不免經常被冠上「固執」、「自我」的評語。時常覺得理論與現實何

以有如此大的差距？或者兩者之間，在某一處可以找到平衡點，只是需要更多的

心靈體會與智慧的判斷，才能覓得，而這正是今後我在讀書、寫作之餘，要更加

用心的地方。 

要說的話太多，要感謝的人也太多。家人、朋友、同事，都是伴隨並支持我

一直走下去的動力。經常如果有人知道我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家庭，還要一邊讀

書，大家的反應通常都是「好辛苦」。的確是辛苦，但是當我體會到因為讀書讓

我思想漸趨成熟，對事理的分析越趨明晰，這種喜悅的收獲就已經抵銷我所經歷

過的煎熬。我的家庭：外子及兩個兒子，是跟著我一起受苦的人，尤其外子必須

分擔家務，以成全我的好學之心，其實他比我還適合讀書（外子是我碩士班的學

長），但是世間事常常出人意料，他當年可能也想不到為報告而哭的小女孩，今

日竟然也能完成博士學位。同樣地我也想不到一心想出國學聲樂的女孩，最後竟



是以公務員為職業，以從事研究作為終身的志業。人生本就處處充滿驚奇，只要

用心，俯拾皆是花朵。 

在政大從大學、碩士到博士總計學習了十四年，此番離開校門，雖已是中年

之齡，但是心理上的感覺卻是踏出校門之始，為往後研究負責的開端。我常常會

問一個問題：「可不可以永遠當一個學生？」答案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

達即文章」。雖然結束學生身份，繼續在政府機關工作，但是我的心充滿知足與

感恩。因為這份工作也給了我學習與成長的機會及空間，當然今後我也會竭盡所

能地回饋至工作上。 

這份畢業論文在口試時，除承吳玉山博士指導外，周陽山博士、王業立博士、

林繼文博士及廖淑馨研究員均給予許多懇切而寶貴的意見，使這份論文增色不

少，在此特予致謝。縱然如此，相信仍有未盡完善之處，誠所謂「書有未曾經我

讀」，而這也是今後要努力的地方。這份論文出版之際，特將心中雜感寫下，就

當作本論文的序吧！ 

 

                             王維芳 

                              於新店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一日 


